
11
2018年
8月4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说来也巧 ， 从上世纪90
年代初我搬到人民日报报社
大院， 就一直与方成是邻居 ,
不是电梯里见， 就是到他家
里见。

船梨精与熊本熊

近年来在日本最火的吉祥物要数
2011年诞生的千叶县船桥市的非官方
吉祥物船梨精了， 船桥市盛产梨， 船
梨精外形就以梨为参照， 虽然船梨精
身材像土豆， 但它身手敏捷， 动作夸
张惹人发笑。 船梨精会说话， 生动风
趣， 所以经受邀参加综艺节目， 享受
艺人的待遇。

船梨精的最强对手要数熊本熊了，
但与船梨精非官方身份不同的是， 熊
本熊是熊本县政府公认的官方吉祥物。
它诞生于2010年， 2011年就获得了地
域吉祥物大赛的冠军。 熊本熊的职业

是公务员， 职务是熊本县营业部长兼
熊本县幸福部长， 地位仅次于县知事、
副知事。 它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和办公
室。 熊本地震之后， 熊本熊为呼吁抗
震救灾作出了重要贡献， 它还随政府
代表团访问了法国， 感谢法国人对熊
本地震救灾的支援。

吉祥物的作用数不清

“萌” 对于生活日趋紧张的现代
人来说是减压良方。 画有动物图案的
毛巾大人小孩都喜欢， 喝一杯拿铁咖
啡， 要是上面漂着一个动物图案， 会
给人意外惊喜。 日本政府也是吉祥物
文化的主要推手， 向世界推销 “日本

酷文化” 是安倍政权的重要战略之一，
其中包括跨行业集结日本的各种企业
统一向海外做宣传， 比如在汽车和陶
瓷制品上画上动漫形象等， 让商品增
加附加价值， 又宣传了日本文化。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 人
们在感情上 、 精神上越发需要慰藉 ，
这些充满温情又可爱的吉祥物增强了
人们的凝聚力， 在精神上获得多一个
“亲人” 的感觉。 另外， 而日本的吉祥
物多是没有表情的， 对于疲于应付紧
张的人际关系的现代日本人来说， 与
无表情的吉祥物相处， 更轻松， 似乎
对方对于自己的一切都赞同。

摘自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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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慰心灵的吉祥物

漫漫画画家家方方成成百百岁岁了了

日本盛行吉祥物文化， 有时
在大街上看到开大卡车的看上去
很粗犷的司机也会在驾驶室里放
上很萌的毛茸茸的动物毛绒玩
具。 据调查， 90%的日本人有自
己喜欢的吉祥物， 80%的人拥有
吉祥物。 日本到底有多少吉祥
物？ 真是难以计数。 层出不穷的
各种吉祥物抚慰心理压力大的日
本人， 仿佛做心理按摩。

一个幽默风趣的人

方成是个幽默风趣的人。 住在南
区宿舍时， 一天早上， 刚刚起床， 电
话铃就响了。 拿起话筒， 便听到一个
声音， 说找某某， 一个我很陌生的名
字 。 我忙说不是 。 对方执着地问 ：
“那么 ， 您是谁 ？” 于是 ， 自报家门 。
对方不由大笑起来， 并赶紧说： “我
是方成。 哎， 你怎么在这里？”

对于他， 发生类似的事情一点儿
也不奇怪。 他已经不止一次在院子里
碰到我便热情地大喊另一个名字， 让
我无所适从后便是两人开怀大笑一番。
在这之前他也曾将电话错拨到我家里，
是我妻子接的 ， 他上来就自报家门 ，
弄得妻子忙忍住笑说打错了。

不过， 这一次他打错电话， 我正
好有话对他说。 头一天， 我刚从上海
回到北京。 在上海时， 与贾植芳先生
聊天， 他谈到上世纪40年代内战时期，
在上海时曾与方成等人在一个小弄堂
里住过不少日子， 但自那之后再也没
有机会重逢。 他听说我与方成同在一
个报社， 便让我转告他的问候。

方成很高兴听到了贾先生的消息，
但随即就说： “我还要问他要账呢！”
原来， 当年贾先生刚拿到方成的一部
书稿准备推荐给朋友的出版社出版 ，
谁知， 贾先生很快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书稿从此也就杳无踪影了。 我们在电
话里讲了好久。 没有想到， 一次错打
的电话， 倒引出了颇有意思的这一番
对话。

一个不显衰老的人

我和方成同住南区宿舍大院， 两
楼相邻 ， 直接距离不过二十米样子 ，
我们的阳台相对， 我在五楼， 他在三
楼。 有时开玩笑说， 如果有急事找他，
根本不用下楼， 牵一根绳， 荡秋千似
地就可以一下子荡到他家。

我没有写字间， 封上阳台， 放上
电脑 ， 这里就成了我的一个小天地 。

每当写作时， 如果我往窗外张望， 常
常第一眼看到的便会是方成的阳台 。
他的阳台上放着书架， 很少有人影闪
动， 这时我就会想， 此时此刻这老头
保不定又在家里画出一幅佳作来了。

上世纪90年代， 到了夏天， 我们
见面最频繁的地方就是游泳池。 当时
他年逾古稀， 可是他几乎每天都要游
上七八百米， 有时甚至上千米。 我每
次总是急匆匆地游几百米就走人， 顶
多不过半个多小时， 而他则不同。 他
不是按照泳道方向来回游， 而是围着
泳池顺边转， 不管周围年轻人游得多
快， 他总是慢悠悠地划动手臂。 一圈
又一圈， 大概总得游一个多小时， 方
才算罢。

尽管他的速度很慢， 我还是为他
的体力如此之好而惊叹。 最令人佩服
的还是骑自行车。 别看他已是七十多
岁的老人， 出门却还是以自行车为交
通工具。 几年前， 他到二十多公里之
遥的海淀中关村一带去， 都还骑车前
往， 令人叹服。 我问他需要多少时间，
他说总得一个多小时 ， 反正慢慢骑 ，
可以多看看。

他曾画过一幅自画像， 画的正是
他骑自行车的 “雄姿”， 说不上威风凛
凛， 倒也优哉游哉。 他骑在上面， 颇
显得轻车熟路。 他没有往前看， 而是
脸侧向一旁， 厚厚的嘴唇紧抿着， 眼
睛注视着某一个吸引他的场面。

坐公共汽车或者骑自行车， 也是
观察生活的一种方式。 各色人等， 生
活万象， 有意无意之间， 可以进入他
的视野， 感受着人与事一日日新的变
化， 从而使自己的笔触变得更加充满
生活气息和幽默感。 他们的作品， 不
正是以始终保持着敏锐、 奇妙而深受
读者喜爱吗？

一个念旧的人

方成其实不姓方， 他姓孙， 本名
孙顺潮。 他的家乡在广州香山县， 一
个叫做翠亨村的村庄， 诞生了孙中山，

故香山县改为中山县。
方成大学本科， 学的是化工专业，

抗战期间在四川毕业后， 在黄海化学
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 可是， 他
却酷爱漫画， 在学校办壁报开始学习
漫画， 抗战结束， 他离开黄海化学工
业研究社， 前往上海， 漫画事业由此
开始。 笔名方成， 由此诞生， 他的漫
画一生， 已有悠悠七十余年。

十几年前， 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
一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方成怎能
不写一本回忆录？ 找到他， 说服他用
了一年多时间 ， 写下一本 《方成自
述》， 该书于2003年出版。

读自述， 才知道， 抗战之后在上
海 ， 方成曾是储安平主编的 《观察 》
杂志的美编 ， 既为 《观察 》 画漫画 ，
也负责编辑刊物的漫画 。 两人共事 ，
颇为融洽。

现代史上， 《观察》 是颇有影响
的杂志， 储安平是爱国进步民主人士，
他的才华与遭际， 更为它增添了传奇
色彩 。 如今 ， 与 《观察 》 有关的人 ，
编者或作者， 健在者已寥若晨星。 于
是 ， 在我眼里 ， 方成尤显得珍贵了 。
2004年 ， 我参与吉林卫视的 “回家 ”
栏目 ， 特地陪方成去上海旧地重游 ，
请他寻访 《观察》 编辑部旧址， 漫忆
储安平， 漫忆远去的往事。

正好我收藏有1947年的 《观察 》
合订本 ， 拿去请方成为我题词纪念 。
没有想到， 他从第一页开始写， 洋洋
洒洒， 连续写了好几页， 总共计有两
千字。 回忆， 留恋， 为刊物， 也为储
安平。

十几年过去， 重读此文， 仍让人
感慨万千。 历史细节， 留存字里行间。
岁月， 也就这样流过去了。

一个活得很好的人

2016年12月6日是丁聪百年诞辰纪
念， 在上海举办展览， 我去找方成请
他题词， 他二话没说， 写下大大的八
个大字： 丁聪百年， 漫画一生。 这既
是展览名称， 也印在请柬上。

方成活得很好。 几年前， 他还在
院子里骑轮椅， 忽然碰到， 我拍下他
乐滋滋的样子。

这两年， 方成身体不如从前， 见
到人， 想不起名字。 一天， 在电梯里
遇到他， 我说认识我吗？ 他看看， 认
识。 我叫什么名字？ 他想了又想， 没
有说出来 。 只说 ： “我知道 ， 两个
字。” 听了， 心里还是一阵酸痛。

今年6月， 方成也一百岁了！ 百岁
方成每天都写一幅大字， 这也是防止
老年痴呆的一个好办法。 每天看到方
成儿子发出的大字， 真为他高兴。

百岁华诞， 匆匆草就此文， 祝方
成老头健康， 快乐！

摘自 《新民晚报》

□李辉


